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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肥地名源流文化研究1

夏文莉

（安徽大学 文学院，合肥 230601）

【摘 要】：地名是由人们共同约定、为社会所共有的一种语言代号，它具有社会性、区域性、民族性、稳定性、

专有性、时代性等特质。在某种程度上来说，地名是人类进步的产物，是历史文明的见证。合肥建城历史悠久，有

着大量蕴含文化内涵的地名。文章对大量合肥地名资料进行了统计、整理、归纳、分析，阐明了合肥地名的文化内

涵。同时，文章也指出了合肥地名形成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，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对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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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 言

“地名是显性式样和隐性式样的综合体，地名的物质材料、语言文字形式及地名的结构模式等，均属于地名与文化的显性

形态，而地名的形式和结构背后所反映的信仰、习俗、道德观、价值观、文化心理、美学观念等等，则是隐性内涵。”[1]牛汝辰

先生在《中国地名文化》一书中指出了地名的显性特征和隐形特征。总的来说，地名的显性就是地名本身的文字形式和结构方

式，地名的隐形就是其背后的文化内涵。二者如同一对孪生兄弟，总是如影随形，相互交融。地名不只是一种单纯的语言符号，

它更是各种文化信息的聚合体。通过对地名的研究，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回溯一个地方的经济、政治、军事、文化、交通等方面

的历史面貌。地名文化是文化的一部分。本文通过收集、整理、归纳大量的有关材料，试图探讨研究合肥地名的命名规律及其

背后的文化现象。合肥地名复杂多样，命名依据也是各有特色，如地理位置、自然特征、自然资源、追忆、假借、数字、旧地

名等。通过研究，我们可以发现合肥地名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，可以说，合肥地名的形成是地理文化、历史人文、政治文化、

经济文化、社会心理的有机融合。

二、合肥地名的命名之法

“名称”一词最早出现于《论语•卫灵公》：“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。”其基本解释为对一事物所规定下的标签，用以区

分不同事物间的差别，其中地名也为名称的表现形式之一。在地名命名的最初阶段，其规则更多地体现的是语音同语义的任意

结合，而发展至后期，地名的命名渊源同地方发展之间的这种理据性也就更为紧密，更具考究性。通过人类学的研究，我们可

以发现，人类在最初阶段，都是先认知一些特定的事物，然后逐渐整理出各种类别。鉴于此，地名往往是根据其特性来命名的，

比如地理环境、历史人文、社会发展等。通过对地名的命名之法的探究，我们可以从中获悉地名同地方之间情感认识上的联系。

通过调查整理归纳，笔者对合肥地名的命名之法总结有四：一是根据自然实体命名；二是根据人文历史命名；二是根据述志情

感命名；四是其它命名。

（1）源于位置  地名的命取常常会有一个参照物，可以是山、水、湖泊等自然景观，也可以是城镇、城门、村庄等人文景

观。一般会根据该地方各个参照物之间的距离关系命名。这个关系可以是东南西北的方位，也可以是精确到里的距离。

第一，根据直接位置来命名。地理学中对于位置的分类主要有直接和相对两种位置，直接位置指的是该地自然地理位置，

可通过其区位因素包括经纬度、方位等进行定位。根据直接位置命名是合肥地名命名的一大方法，其中道路、桥梁名一直为地

名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合肥市的地名，尤其道路名一直处在一个稳中有变的过程。2014 年，合肥市第二批桥梁命名和第四批道路

命名、更名正式开始使用。在这批地名中，有很多都是根据其直接位置命名的，甚至可以达到看路知方位的效果。在这次命名、

更名的过程中，专家们根据各个省辖市在全省的地理位置来给合肥的公路命名。具体来说，阜阳位于安徽省的西北部，故位于

西北部城区的路名为阜阳命名区。根据这个原则，中部偏西北城区为淮南市命名区，中部偏北城区为蚌埠市命名区，到东北部

城区就为为宿州市命名区、淮北市命名区，东南部城区为铜陵市命名区、马鞍山市命名区、宣城市命名区，诸如此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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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，根据相对位置来命名。位置不仅仅有直接位置，也有相对位置，简单来说就是该地与某一个参照物的位置关系。这

里的参照物可以是自然景物，也可以是人文景观，这里的关系可以是两地的方位关系，也可以是两地的距离关系。例如：

山南镇，参照物为大潜山，关系为方位关系，即该镇位于大潜山南十二公里处，故命名。

许小河村，参照物为小河，关系为临近方位关系，即该村庄临近一条小河，故用小河来命名。

二里街，参照物为旧时县衙，关系为距离关系，即因该街距离旧时的合肥县衙二华里，故命名。

七里塘，参照物为西城门，关系为距离关系，即该村过去曾有一个水塘，且距离城西平门七华里，所以命名。

南七里，参照物为旧时城门，关系为距离关系，即该地距离德胜门（在今环城路银河景区与雨花塘间）七华里，故命名。

可以说，通过位置来确定一个地点的具体称谓，十分简单，但又生动形象，既能指出该地的地理要素，还能展示其与周围

重要景观的各种关系。

（2）源于自然资源  地名是具有社会属性的，是人们共同创造的。在人类发展的早期，科技尚不发达，当时人们只能低水

平地利用自然，所以对自然资源就格外珍惜。当一个地方拥有某种自然资源，必然非常自豪，常常以此为名。一方面，中国几

千年的历史都是农业的历史，所以地名源于生物资源的比较多，尤其是植物资源；另一方面，合肥市区的矿产资源并不十分丰

富，所以依据矿产资源命名的地名比较少。例如：

井梧巷，嘉庆《合肥县志》记载当时几乎家家都有一口井，有的人家还是双井。梧桐树都是栽在了井边上。梧桐有细点的，

也有一个人抱不过来的。由此可见，该地名是因梧桐树而得。

东林郢，因为村庄周围树林比较多，所以得名 r 海棠街道，因旧时海棠茂盛而得名；柏树郢，因为村多柏树而得名；杨桃

岗，相传因为岗上杨桃比较多，所以命名为杨桃村；鸭林冲，由于养鸭的人多，当地鸭子非常多，所以得名；钢南新村，因位

于钢铁厂南部而得名；合钢三厂社区，以厂得村名，反映其自然资源。

（3）源于自然特征  地名的起源常常非常直接简单，它可能源于旧时与人们相伴的花花草草、山山水水。人们生活在一片

地域，有的自然景物天天都能见到，以此为名就再自然不过了。地名的自然特征来源有很多，几乎每一种自然特征都能拿来命

名，如地形地貌、自然生物、自然气候等。

第一，以地形地貌来命名。地形地貌可谓最为直观显现的自然特征，在合肥以地形地貌命名的地名非常多，具体可以分为

因山而名，如：大蜀山、紫蓬山、笔架山、马槽山等；因河而名，如：包河、匡河、板桥河、南淝河等；因湖而名，如巢湖、

翡翠湖、南艳湖、天鹅湖和滨湖等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很多局部的、微观的地形地貌，如龙岗、双岗、五里墩、小墩、周老圩、

张老圩等，这些地名源于其“岗”“墩”“圩”等独特地貌；再如五里冲、黄冲、刘洼、李洼、小河湾、林湾等，这些地名都

源于“冲”“洼”“湾”等特有地形。

第二，以自然生物、自然气候命名。自然特征除了地形地貌，还有自然生物和自然气候等方面。如合肥有一个蚂蚁塘巷，

相传该地曾经有很多蚂蚁，每逢雨季，蚂蚁就更多，所以人们根据蚂蚁和雨季将其命名为蚂蚁塘巷。

（4）源于数字  地名包含数字，这在合肥地名中十分普遍，但也是很特别的。通过对合肥地名的整理，我们可以发现大量

带有数字的地名。这些带有数字的地名常常极其简洁，但又富有深意。

合肥地名根据数字来命名，总的来说有三种情况：

第一种是用数字来表示距离。如下三十庙村，这个地名中的“三十”是指村中原古庙距离合肥老城区三十华里；十里店中

的“十”是指村中饭店距老城区 10华里；二里街中的“二”是指街距离旧时的合肥县衙二华里。

第二种是用数字表描述某种地理事物的数量。如三塘村，这个地名中的“三”是指村口水塘的数量为三；双庙村中的“双”

是指庙的数量为二；双井村中的“双”是指井的数量为二；三棵树村中的“三”是指树木的数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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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种是用数字来排列某种地理事物的顺序。凤阳一村社区、凤阳二村社区、凤阳三村社区，这三个社区都用了数字，而

且这些数字还排列成顺序。通过数字排列命名三个社区，既有利于区别，又保有了它们的内部联系。

（5）源于追忆  人类之所以为高级动物，就是因为人具有思想，拥有着丰富饱满的情感。可以说，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是离

不开过去以及对过去的追忆的。我们常常追忆过去，总结着过去，纪念着过去，而地名是人们追忆的重要载体、重要结晶。

第一，追忆宗族。宗法制、宗法观念一直贯穿着华夏儿女的历史，即使 4*天，我们也会拜祭祖先。追忆宗族在命名中的重

要体现就是地名中包含大量的姓氏。《安徽省合肥市地名录》有很多追忆宗族的地名，几乎囊括了百家姓。如：

王小郢，以王姓得名，27户，133人，耕地 61亩。

石大郢，以石姓得名，35户，1379人，耕地 46.7亩。

沈岗，以沈姓得名，43户，133人，耕地 78亩。

赵卫庄，以赵、卫两姓得名，49户，110人，耕地 53亩。

第二，追忆个人。在一个地方的历史中，很可能一个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他可能是这个地方的创立者，也可能是这个地

方的名人。随着历史的更替，后人为了纪念某个人，就以某个人名字命名为该地的地名。如：

九皋村，因其祖宗陆九皋人名得名，14户，41人。

许贵村，因为村中许贵人名得名，21户，83人。

卫宗茂，因为卫宗茂人名得名，17户，69人。

张宝山，该村曾名“张宝塔郢”“朱郢”，解放后以其名人张宝山名得名。

第三，追忆历史名人、历史事件。历史长河川流不息，在发生与流逝间总会留下或多或少的印记。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

中，人们为了纪念追溯一些逝去的历史，会将其印记采人地名的命名中。譬如说在合肥就有很多地名都是对历史名人、历史事

件的追忆。

例如操兵巷，它位于今寿春路和阜南路间，东起四湾巷，北至阜阳路，长约 200 米。三国时期，魏、吴相争，合肥由于其

重要的位置，成了双方的主战场。操兵巷的命名就是人们对三国古战场的追忆。有关操兵巷名字的由来，说法历来主要有两种，

一说是这条巷子是曹操驻军到教弩台演武厅必须经过的一条道，故命名之；二说是曹操为了迷惑东吴的侦查，让士兵在街巷不

断地往来进出，以给东吴造成魏军仍有很多的假象。类似的地名还有很多，如逍遥津，也是人们对三国古战场的缅怀；包河区

是合肥人对包拯的追忆。很多历史已经逐渐远去，但这些地名仍然遗存，它们是历史的见证，是人们对往昔的追忆。

（6）源于旧地名  合肥市迁址于唐，扩容于宋，是一座千年古城，有着大量的旧地名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合肥的面貌也发

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农村的城市化进程愈演愈烈，那么在这个过程中，很多地名都源于旧地名。具体来说新瓶装旧酒的方式

有两种，一是地名的专名不变，直接改变通名；二是旧地名不变，直接在旧地名后直接加上新的通名。合肥的七里塘街道就源

于旧地名，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，它的专名一直未变，变的只是通名。追溯开去，解放前，七里塘是一片荒岗，因这里有几口

小塘离合肥县衙 7华里，故称七里塘乡。1986年 6月该地撤乡建镇改名为七里塘镇。其间历经多次变动，至 2005年 7月 8日，

七里塘镇最终改设为七里塘街道。七里塘如同合肥的缩影一般，虽然由小乡村变成大街道，但它的专名未变，一直叫七里塘，

变化的只是它的专名和规模。

另外一种命名方式就是使用原来的地名，然后直接在旧名后加新的专名。如三里街街道，最初只是合肥的一个小街巷，一

片小居民区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它的规模不断变大，逐渐变成了街道一级，但它仍沿用三里街这一旧名，并在旧名后加上了

新的通名，即“街道”二字。可以说，这种命名方式与合肥的大发展、大建设背景息息相关。曾有报道称今日的合肥城区是过

去的十倍、百倍，在这种大环境下，新瓶装老酒就再自然不过了。

（7）源于假借  地名，本质来说是一种语言、一种文字，地名的研究与文字的研究是异曲同工的。假借是中华汉字的造字

的方法之一。字有假借字，名也有假借名。在合肥地名的命取中，假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，尤其是公里和街道的命名。在合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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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多街道、道路都借用了省名、市名、山名、水名。

第一，假借省内的行政区划名。假借地名常常运用于道路名、桥梁名的命名更名。建国初，合肥市的道路命名假借了省内

的很多市县名，如巢湖路、安庆路、桐城路、宿松路等。随着时代的变迁，在道路命名的过程中假借地方名的这种方法不仅没

有消逝，反而更为普遍实用。2014 年，合肥市的道路名和桥梁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整个合肥城区的道路名按照方位引用全

省市县等地名，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地名片区。如前所述，合肥西北部城区的路名为阜阳命名区等诸如此类正是体现如此。

第二，假借全国的行政区划名。假借行政区划名，在中国地名中十分普遍，举一个最常见的例子，例如：长江路，这可不

是合肥专有的一条路，在全国很多城镇下也有“长江路”的命名。总体言之，合肥的老城区，大多是借用本省的地名。但随着

滨湖新区的飞速崛起，整个新区的道路命名也掀开了新篇章。在滨湖，我们既可以看到各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的名称，也可

以发现各个省会、首府的道路名。总的来说，滨湖新区的道路地名是按照地理位置来假借引用全国的行政区划名。从北到南，

整个滨湖新区的路名分为华北、华中、华南三大板块，具体来说南北方向上是各个按序排列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名，如山东

路、湖南路、广西路等；在东西方向上面是按序排列的省会、首府名称，如济南路、长沙路、昆明路等。

第三，假借山水名。除了省市等行政区划名外，假借山名、水名也是很常见的。在中国，长江是我们民族的发源地，是中

华文化的发祥地。仍旧举“长江路”这个例子。在合肥，我们的长江路是非常有名的，是连接老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见证了

合肥的历史发展。具体分之，长江路又可以分为长江中路、长江西路、长江东路三个部分。除了假借长江之名外，还有引用了

新安江、四里河、华山、龙山等山水名称，形成了新安江路、四里河路、淝水大道、华山路、龙山路等独具特色的地名。

三、合肥地名的文化内涵

通过对合肥地名命名之法的研究，我们可以发现其命名依据是五花八门的。地名虽随处可见，看似普通，但其负载的意蕴

是丰富的。地名不仅能识别一个地方或者区域的地理特征，更能承载起一座城市的历史。现在的合肥市是在唐代迁址修建的，

时至今日已经有千年的历史。改革开放以后，迎来新的时代，作为省城的合肥面临着急剧的发展，数十年间，合肥市的整体面

貌发生了巨大变化。那么在极具时代意义的历史进程中，每一个地名都饱含着丰富的文化象征意义。通过对合肥地名的整理和

分析，我们能够发现一些地名文化的脉络。总的来说，合肥地名的命名同合肥辖内所呈现出的地理文化、历史人文、政治文化、

经济文化、和社会心理等有着密切的联系。

（1）合肥地名蕴含的地理文化  “地名保存了它所代表的土地的形状，反映了形成这样的地名的人文上的各种条件”[2]可

以说地名就像一面镜子，可以很清晰地反映一个地区的自然环境和风土人情。地名蕴含的文化如同一株参天巨树，地理文化就

是其中的主干之一。通过对合肥地名的学习，我们可以发现其蕴含的地形、水文、自然资源特征。

第一，反映地形特征。合肥的地名在分布上具有非常鲜明的地理特征。在合肥地名中，“岗”“墩”“埂”“山”“岭”

“圩”等通名非常多。这并不是巧合，而是合肥地形特征的生动而直接的反映。合肥处于江淮丘陵地区，岗冲起伏、垄畈相间，

是其最主要的特征。

合肥地名中有很多反映“岗”这一地形的地名。岗在字典中有三种意思，一是守卫的位置；二是高起的土坡；三是山脊。

在合肥地名中，大部分都是后两种意思。合肥地名中的岗非常多，如双岗、龙岗、柿树岗、吴岗、唐岗、花岗、胳岗、李老岗、

井岗、朱岗等。这些地名都反映了当地的地形特征。如“双岗位于合肥庐阳区，据传旧有虹桥，南北各一土岗，一大一小，故

名双岗。”
①
再说烧脉岗，不光反映了岗地势高的特征，还描绘出长长的岗脉如同火烧一般的景象。

合肥地名中有很多反映“墩”这一地形的地名。墩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土堆在一起的意思。在合肥地名中，有大量含有墩的

地名，由此可见，在农业社会里，土堆这一地形是非常普遍的。含有墩的地名随处可见，如香花墩、黄花墩、五里墩、郭墩、

小墩、小竹墩、林墩、姚墩等。黄花墩描绘了墩上黄花盛开的美景，小墩村使人记起村前的那片小土包，小竹墩仿佛是竹子的

清香沁出了纸张。

在合肥，包含“山”“岭”的地名也着实不少，这些都反映了合肥处于江淮丘陵的地理特征。一提到大蜀山、紫蓬山、笔

架山、马槽山、八斗岭、拖枪岭，我们仿佛就能看到山岭纵横的景象。

第二，反映水文特征。有山必有水，有水必有人。“合肥”这个地名其实就是水的历史，“合肥因水而名，临水而建，择

水而迁，亲水而兴。”②2著名的地理学家郦道元早在一千五百年前编撰《水经注》时就将合肥与水紧密联系了：“盖夏水暴长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
①合肥地名委员会《合肥地名谭》，合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印，2010：1-149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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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合于肥，故曰合肥也。”在《康熙字典》和《中华大字典》等古文献中，提及“淝河”也可以写成“肥河”，推测“合肥”

其实就是“合淝”。合肥地名的具体来源已经无从考证，但想必与这片土地的水难解难分。

在合肥的地名中，除了以河为名之外，还大量运用了“洼”“冲”“沟”“口”“滩”“浦”“湾”等通名。大到外面的

河流湖泊，小到家门前的洼冲沟口，其实这些地名都是合肥水文特征的体现。“洼”的意思很简单，就是凹陷，深陷的地方，

水往低处走，不言而喻，低洼处必然有水，是合肥水系发达的体现。可以说刘洼、张洼、韩洼、五里洼，洼洼有水。“冲”是

合肥一个很独特的地名，很多外地人都很不解。含有冲字的合肥地名也有很多，如新冲、周冲、包冲、五里冲等。冲字的本意

是用水或液体浇注、撞击。在合肥的方言中有一种说法叫冲子，一般是高坡间的凹地，如包冲村，因姓包的人居住在冲内而得

名，由此可以推断包冲村的地形。

合肥地名对水文的记载和反映，既有直接的，也有间接的。桥梁名称即是间接反映的典型。合肥多水，所以桥梁大多依水

而建。总的来说，合肥的桥梁非常多，不提乡野田间的小桥，仅看稍有名气的大桥就能发现许多，如九狮桥、飞骑桥、凤凰桥、

回龙桥、孝肃桥、赤阑桥、县桥等。这些桥名丰富多彩、数量众多，它们是合肥发达水系的见证，它们的分布也暗示了合肥水

系的基本分布。

（2）合肥地名蕴含的历史人文  地名虽然平常，但有着成百上千年的活力。时间长河席卷而过，所有的人和事都会烟消云

散，但地名往往能够遗存下来。“浩如烟海的地名不仅记录了大量自然现象和社会历史事件，而且展示了不同地域和不同时代

的文化内涵，蕴涵了历史上的民族迁徙和民族融合线索，寓存着许多生动的民间传说和神话……”[3]可以说，地名就是历史人文

相互作用的结晶，是一部历史文化的活化石。

第一，反映聚落的产生。人是群居的动物，人类的文明是集体的文明。要想研究一个地方的历史和文化，必然要追溯它产

生的源头。时光难以倒流，过去的东西难以再现。但很多地名都是在建成聚落之初命名的，我们可以通过地名来窥探它历史文

化的轨迹。如：

李新庄，以李姓得名。

杨冲，以杨姓居冲里得名。

黄桥，以黄姓得名。

胡岗，以胡姓始居岗上而得名。

刘小墩，以刘姓始居墩上而得名。

夏小郢，以夏姓始居郢上而得名。

元罗王，以袁、罗、王三姓命名，后袁讹传为元。

立新村，因为分迁，另立新村，为纪念新村诞生而得名。

第二，反映历史景观与古迹。合肥历史悠久，古迹和历史景观格外的多。通过对合肥地名的学习，我们可以发掘出很多历

史悠久的古迹。具体来看，这些古迹可以为门、楼及其它古迹三个部分。其一为门。门是家家户户都有的物件，但此门非彼门。

合肥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，在古代，有城就必有门，故旧时合肥共有七座古城门。“合肥唐代称金斗城，南宋时拓展其北部，

称斗梁城，经过历代的拓展，逐步形成周长 4706丈，高 2丈余，底宽 4丈余，上宽 8尺，有墙垛，望台，城门 7座，水关两座

的庐州府城。”①庐州之所以号称铁打的，七座城门居功至伟。具体来说，七座城门是威武门（大东门）、南薰门（小南门）、

西平门（大西门）、时雍门（小东门）、拱辰门、水西门、德胜门。时至今日，虽然七城门大都门楼无存，但人们多以门名沿

称，时至今日，这些地名仍有着旺盛的生命力，它们见证了合肥的历史与变迁。这些城门已经湮没，但这些地名仍然流通使用，

其中最有名的还是小东门。时雍门，俗称小东门。嘉庆《合肥县志》载：“时雍门，楼三楹，月城顶有石台。”②现今门楼不再，

但当地人仍以小东门沿称这一带。小东门不仅是合肥古城辉煌的见证，也是合肥近代苦难的见证。1938 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

战争，合肥也不能免灾。当日军侵入合肥时，中国军民表现出该有的民族气节，在小东门的城门上溅染了百余名国人的鲜血。

到了二十一世纪，城门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，但人们仍然记着小东门，仍然在使用这一地名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②合肥地名委员会《合肥地名谭》，合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印，2010：98，14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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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二为楼。既然是楼，必然很高，很多时候都是一片地区，甚至是整个城市的标志。合肥有很多关于楼的历史景观和遗址。

合肥的楼非常多，如四牌楼、大钟楼、稻香楼、鼓楼等。在合肥众多的楼名中，有两个非常特别。一提起，只要是合肥人，就

必然知道。一个是四牌楼，一个是大钟楼。合肥真正拥有城池的，从唐到宋，合肥城池基本未变，一直都在四牌楼一带。清嘉

庆《合肥县志》载，“旧名魁楼，旧志在镇淮楼南，先圮，乾隆二十四年知府王充新建，有碑记，载《集文》。嘉庆八年知县

左辅重修。”
③3
四牌楼如同是合肥旧城的中心，是合肥的重要标志。四牌楼一直见证着合肥的历史，1854 年，毁于太平天国战

乱；光绪年间，原址恢复；1926年，因商家失火，殃及城楼；1927年，原址复建，用了洋土和混凝土修建；1938年，日寇侵华，

被炸毁。建筑是历史的活化石，是承载记忆的历史。时至今日，四牌楼这样的老建筑早已不在了，但我们仍在使用这些老地名，

原因很简单，它是合肥过去的标志，它包含了合肥人几十年、上百年的追忆。

其三为其它古迹。合肥历经千年沧桑，所以历史遗存种类丰富，数量众多。如三国新城、包公祠、包公墓、逍遥津、李鸿

章故居、明教寺、教弩台、天主教堂、基督教堂、大孔祠堂、城隍庙、开福寺、道士岗、斜兵塘、藏舟浦、莲花庵，等等。这

些地名都反映了不同类型的历史古迹和文化内涵，这些地名都是合肥文化的传承载体。通过对这些古迹地名的细细品读，我们

能够重塑合肥的民情民貌，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合肥文化。

例如城隍庙，合肥老城原先有两座城隍庙，一座为府城城隍庙，旧址在今庐江路省立医院东北；一为县城城隍庙，旧址在

安庆路与淮河路之间。其中府城城隍庙规模比较大，更加有名，故城隍庙一称大多指府城城隍庙。府城城隍庙可以说是合肥历

史的活化石，是合肥现有的重要古迹之一。北宋皇佑三年，即公元 1051年，庐州府的城隍庙就建立了，时至今日，已有近千年

的历史。城隍庙可以是说合肥古城的一幅民俗画，旧时，平日里，城隍庙里的香客就是摩肩接踵了，一到了春节或者城隍诞辰

（农历七月二十九），那更是人山人海。无数的善男信女或拈香，或跪拜；戏楼里更是笑声不断，热闹非凡；小商小贩们也是

一拥而至。锣鼓声、叫卖声、诵经声汇成一处，形成一幅独具特色的民俗画。

第三，见证当地的名人。合肥人杰地灵，名人辈出。在几千年的历史中，合肥与很多名人结下奇缘，如曹操、包拯、姜夔、

龚鼎孳、李鸿章、杨行密、刘铭传等。这些名人有的生在合肥，有的战在合肥，有的在合肥留下了故事传说。

曹操，字孟德，虽不是合肥人，但在合肥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。一言曹操，必能闻到三国争霸的滚滚浓烟。魏国、吴

国为了争夺长江中下游地区，在合肥鏖战 32年之久，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战役。逍遥津、斛兵塘、筝笛浦、藏舟浦都是魏吴交

战的古战场，这些地名描绘了曹操率兵争霸合肥的景象。除了见证古战场，合肥地名中还流传下很多曹操的故事。如曹营旧址，

位于肥东大丁村。相传当年，曹操安下营寨后，自居中军帐，左为张辽，右为李典，前有徐晃，后有庞德。真可谓旌旗蔽日，

大军方圆十余里。又如操兵巷和曹操上巷皆是曹操训练军队的旧址。在肥西县将军岭上有一条河叫曹操河。东汉末年，曹操为

了连接施水（今南淝河）和淝水（今东淝河），漕运将士和粮草，命军队开凿运河。因为是曹操下令开凿，所以人们将其命名

为曹操河。日月如梭，时至今日，曹操等三国群雄早已烟消云散，但通过对地名的深究，我们仍能依稀寻到那金戈铁马的故事。

包拯，作为北宋名臣，其一生可以说是传奇的一生，他不攀附权贵，廉洁公正，被人尊称包青天、包公。包拯是合肥人的

骄傲，是合肥的标志人物之一。在合肥，有很多与包公有关的地名，如包河公园，位于今芜湖路和环城公园路之间，系国家 4A

级景点。除了包公园，合肥还有很多纪念包拯的地名，如包公祠、包公墓是怀念包拯的地方，包河区是以包拯命名的行政区，

包河大道是以包拯命名的重要道路，孝肃桥是以包拯谥号命名的桥梁，脚印塘是包拯小时游玩的地方，凤凰山是包拯出生的地

方。包公虽远去，但这些地名却承载着包拯的忠、孝、清、廉，不断勉励着今人和后人。

合肥不仅有军事名人、政治名人，更有一位才情横溢的白石先生。姜夔，字尧章，号白石，是一位杰出的词人。姜夔与合

肥的缘分，其实也源于一个地名，那就是赤阑桥。他在诗作中曾多次提到赤阑桥：“我家曾住赤阑桥，邻里相过不寂寥。君若

到时秋已半，西风门巷柳飘飘。”在赤阑桥，怀才不遇的姜夔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。赤阑桥，这个地名见证了布衣词人与

女艺人之间纯真、专一、平等的爱情。赤阑桥的爱情故事一直在合肥人口中流传，剧作家侯露女士更是以此为题材，创作了广

受好评的庐剧《魂断赤阑桥》。时至今日，老的赤阑桥早已不见，但为了弘扬传统文化，合肥市将桐城路桥改为赤阑桥，圆了

万千合肥人的寻桥梦。

李鸿章，他生于合肥，葬于合肥。李鸿章故居记下了他生活的点滴。牡丹村见证了他赠师牡丹的佳话。龚鼎孳，曾任清初

兵部、刑部、礼部尚书，更是江左三大家之一。因他入住，稻香楼一跃成合肥名胜。相传因为他的打油诗“千里家书只为墙，

让他几尺又何妨？万里长城今犹在，不见当年秦始皇”，争吵的龚、万家各退三尺，让出一条象征邻里团结的龚万巷。合肥在

五代十国还出过一位皇帝，他就是吴国的奠基者杨行密，他在合肥留下很多充满历史气息的地名。吴王遗踪是他的魂归之处，

百花井是他女儿寄托哀思的地方，吴山庙、吴山镇更是对杨行密的追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①合肥地名委员会《合肥地名谭》，合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印，2010：1-149。

②清《嘉庆•合肥县志》

③清《嘉庆•合肥县志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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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，反映历史事件和军事战争。“合肥位于安徽省正中央，长江、淮河之间、巢湖之滨，襟江拥湖，沿海腹地、内地前

沿，具有承东启西、贯通南北的重要区位优势，曾为扬州、合州、南豫州、庐州、德胜军、淮南西路等治所，有江南唇齿、淮

右襟喉、江南之首、中原之喉之称，历为江淮地区行政军事首府。”[4]合肥有着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地位，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。

这一点也充分地反映在一些独特的地名上。

三国时代，合肥位于曹魏、孙吴之间，通淝水，扼江淮，控制着中原的门户，是两国争夺的主战场。双方在合肥附近鏖战

32 年，发动过五次大规模的战争，留下了大量反映战争的地名。如：逍遥津、筝笛浦、藏舟浦、教弩台、斛兵塘、拖枪岭、操

兵巷等。现在我们之所以知道藏舟浦，就是因为一场魏吴相斗的战争。魏国大将张辽镇守合肥，为了南下伐吴，他暗中训练了

一支擅长水战的新军，并且将这支军队藏在不易察觉的浦苇丛中。后来他更是伏兵于藏舟浦，由此进入巢湖，偷袭东吴的要塞。

藏舟浦这个地名见证了张辽威震逍遥津的壮举。

清朝末年，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起义。随着太平军的不断扩张，合肥被卷进战场。正是因为太平天国战争，合肥的三河镇

才名声大噪。1858年，太平天国集中优势兵力，在三河镇围歼了湘军精锐李续宾部。在合肥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名，那就是圩，

如周老圩、董大圩、宋家圩、赵家圩、唐大圩等。这种圩子有着独特的地形，它的周围会围绕着各样的障碍物。这些圩子不仅

是村名，更是淮军与太平军激烈征战的堡垒。周老圩见证了淮军将领周盛传、周盛波的英勇，董大圩、董小圩留下了董凤高将

军的故居。

历史进入新中国，合肥发展迅速。在发展的过程中，出现了很多新的地名，有的老地名也被改掉了。这些地名的变化其实

正是合肥历史的指向标。合肥有段胜利路，它连接着老城区和合肥火车站。胜利路的历史很曲折，就如同合肥的历史一般。胜

利路以前是一片义葬岗。1938 年，日本侵占合肥后，组织了上千人去扒坟修路，最终路修成了，人却死了一半以上。当时日本

人称其为皇军路，合肥人却骂其为阎王路。1945 年日本投降，国民党为了纪念抗战的胜利，所以将其命名为胜利路。地名除了

反映抗战，还能用来纪念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。和平路、和平广场的命名都与一所医院有关。那是一所从朝鲜复员回合肥的野

战医院，当时人们为了纪念战争带来的和平，就将新修的路命名为和平路。

（3）合肥地名蕴含的政治文化  要想发掘合肥地名后隐藏的政治文化，就要先把政治文化这个概念吃透。美国政治学家阿

尔蒙德认为，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、政治信仰和感情，它由本民族的历史和当代社会、经济和

政治活动进程所促成。通俗来说，政治文化就是人们政治生活过程的体现和表现。合肥有很多反映政治文化、政治生活的地名，

大体可以分为两类，即反映行政区划变化和反映政府决策的。

第一，反映行政区划变化。在合肥建城的漫长的过程中，行政区划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的改变。不说别的，单拿合肥二字就

能挖出一大箩筐故事。秦时，合肥是一座县城，是寿春邑九江郡的一个县。汉朝，合肥的行政区划不停变化，先后隶属于九江

郡、九江王国、淮南王国、九江郡。合肥的地名也不断变化，时叫合肥县，时叫合肥侯国。隋朝之后，合肥改名为庐州，但行

政建制仍在变化，如庐州、合肥县、庐州府、庐州路等。新中国后，合肥去县建市，并一直沿用至今。

通过对地名的研习，我们能发现行政区划的变动是相对稳定的，但稳中有变。如合肥市一名.，历经六十多年未变，但不变

下却又影藏着巨大的变化。看到今天的包河区，我们想到的就是人口最多、面积最大、经济最强，但几十年前，它只是一片无

名的郊区。在包河区的土地上，地名则是多变的，这些变化着的地名见证了包河区的六十载风雨。1951 年 1 月，合肥建制，有

两个郊区；11月二者合并为城郊区；1952年，又分割为西郊区、东郊区；1955年又并为城郊区；1960年 3月改成蜀山区、6月

变成北市区；1963年改成郊区；2002年，又由郊区正式更名包河区，并沿用至今。

除了合肥、包河外，还有很多地名能够反映当地的行政区划变化。如：瑶海区由东市区和郊区两部分组成；庐阳区由中市

区重新规划；洪岗村扩建分为洪岗一队、洪岗二队。

第二，反映政府决策。地名一般可以泛分为两种，一是民间地名，即人们自己创造的；一是官方地名，即由政府等官方力

量命名的。这些富有官方色彩的地名能够展示合肥的政治文化，能够反映政府的各种决策。例如：

建国后，合肥诞生很多新地名，如红旗、解放、光明、胜利、光荣、团结等。这些地名正是当时党和政府决策、信念的一

种体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的政府，是人民的国家；中国人民必然将在党的红

旗的指引下，团结一致，走向解放，走向光明。如合作化路，修建于建国初，它连接着南北两侧的老城区。后多次延长拓

展，现有合作化北路和合作化南路两个部分。1953年到 1956年，党和政府下达了开展农业合作化的决策，将分散的农业改造为

集中的社会主义农业。为了纪念农业合作化的胜利，这条新修的干道就被命名为合作化路。

通过对合肥地名的细细摸索，我们可以发现政府的政策很多是正确的，但也有部分是值得商榷的。建设村、跃进村使我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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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到大炼钢铁、大跃进的热火朝天，晓星乡（曾名东方红公社）使我们想起人民公社、文化大革命的那些岁月。这些地名铭刻

了一段段让人深思反省的历史。

（4）合肥地名蕴含的经济活动  一个地区的发展必然离不开经济，合肥的发展亦是如此。在合肥，我们能发现很多反映经

济活动的地名，这些地名能够让我们还原合肥城的经济面貌。合肥地名反映经济形态有农业、商业、手工业、交通运输四种。

第一，反映农业活动。农业是一个地区的基础，是一个地区发展的活力源泉。合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，农业功不可没。

在合肥的地名中，塘、渠、堤、坡、堰、坝、闸、坎、水库等极为常见。如：青年塘、林大塘、引洪渠、滁河干渠、防洪堤、

老塘堤、草塘陂、池家陂、双堰、汪堰、焦大坝、东大坝、包河闸、张洼闸、塘坎、岗坎、董铺水库、刘冲水库等。这些地名

都是那些水利设施的见证，这些地名反映出一系列的农业活动，反映出当地人民的勤劳和创造力。

第二，反映商业活动。我们知道，最初的原始社会是没有商业的，只有生产力发展了，出现了剩余商品和以物易物，商业

才能出现。商业是人与人之间的贸易联系，必然会有统一交易的地点。通过这些地名，我们仿佛能够看到那熙熙攘攘的街市。

集、店、埠就是合肥商业的集中地。集，指的是乡村间定期买卖商品的地方。如：晓星集、新河集、龙岗集等。店，代表着卖

东西的商铺。合肥以店为名的地方非常多，如：小店、葛大店、彭小店、韦小店、尚店、龙王店等；埠，集镇的一种，如老田

埠、田埠郢。

第三，反映手工业活动。农业社会，人们总是秉持着男耕女织的观念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但随着生产技术和生产力的

发展，手工业就逐渐萌芽和发展了。合肥的手工业是比较发达的，不仅数量众多，还分散在各个行业。面郢村铺满了沉甸甸的

新面，扎匠村放满了新扎的藤椅和萎子，焦厂郢散发着乌黑的浓烟，染坊郢、粉坊郢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彩缎，陈糟、吕槽坊、

槽坊郢、槽门郢弥漫着酒的清香。今天，这些原始的手工业多已经弱化，甚至失传，我们只有寻觅地名，才能追溯到那片岁月。

第四，反映交通运输。要想富，先修路。这种说法有些夸张，但也从侧面验证了交通对经济的重要性。合肥既承东启西，

又连接南北，是一座现代化的交通枢纽城市。合宁高速公路是安徽第一条高速，五里墩立交桥是合肥第一座四层互通的现代大

桥，金寨路高架桥、长江西路高架桥、玉溪路高架桥将合肥市变成了合肥村，在建的地铁一号线、二号线更是合肥经济腾飞的

新篇章。

（5）合肥地名蕴含的社会心理每个地名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每个地名都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方、不同的时间创造的。在地

名创造的过程中，人是核心，人是根本。人们不仅根据地理特征命名，还常常将自己的思想情感寄托其中。当地名一一汇聚之

后，就能很轻易地反映整个社会的心理和情感。合肥地名反映的社会心理十分繁杂，可以分为宗教心理、儒家思想、宗族观念、

思楚忆楚、美好愿望等。

第一，反映宗教心理。地名反映了一个现象，即宗教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心理。“宗教信仰是全人类所具有的普遍现

象，迄今为止，世界上信仰各种宗教的人大约有 26 亿，占世界总人口的 40%左右。”[10]合肥有大量以宗教建筑、宗教思想命名

的地名。如反映佛教信仰的明教寺、城隍庙、三里庵、佛照楼等。反映基督教、伊斯兰教信仰的地名虽然不多，但也很有特色，

如天主教堂、基督教堂、清真寺等。这些宗教地名大多寄托了人们的宗教信仰，是合肥宗教文化的重要组成。它们也在一定程

度上促进了合肥的发展。

第二，崇尚儒家思想。儒家思想由孔子开创，以仁、礼、义为核心，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一个流派。在过去，人们的文化

水平较低。但只要是中国人，骨子里都融入了儒家思想，都能说上两句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。在合肥，表现、崇尚儒家思想的

地名非常之多。

“孝”可以说是儒家思想的一大体现，三孝口这个地名就是儒家思想的体现。三孝口，今指金寨路与长江中路交口处附近

地域。据《合肥县志•人物志》载：“张梅、祝、松三人亲丧，殡于室，邻火卒（猝）起，棺不及移，三人号恸伏棺上，誓与俱

焚。三人皆死，棺独完。初，母病痈甚重，梅吮之得愈。”①后人为了纪念这三位孝子，就将他们居住的街叫做三孝子街。《合

肥县志•祠祀志》又载：“三孝子祠，在前大街。祠明孝子张梅、汤鼎、朱世藩”
②4
因为三孝子祠和三孝子街都在三孝口附近，

所以人们就将这个十字路口改名为三孝口。类似这些脍炙人口的传说，生动地反映了合肥人的忠孝思想。

合肥还有一座义仓巷，地如其名，相传这里曾有一位善良的大户，每逢灾情就会开仓布施赈济灾民。久而久之，人们为了

感念大户的义举，遂称其为义仓巷。除了孝义之外，合肥还有很多反映儒家思想的地名，如仁爱巷、孝义巷、完牌坊、仁李村

等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①清《嘉庆•合肥县志》。

②清《嘉庆•合肥县志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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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，崇尚宗族心理。宗族心理也可以说是一种血缘的情结，一种对祖先的纪念。宗族心理其实就是宗法制的表现和结果。

宗法制，确立于夏，发展于商，完备于周，几乎一直都在影响中国人。宗法制的核心就是血缘关系，人们根据血缘亲疏分成不

同等级，享有不同权力。时间一久，血缘心理、宗族心理就逐渐渗入了中国人的骨髓。宗族心理在地名中的表现有两种，一是

包含姓氏、人名的地名，二是反映宗祠祭祀的地名。

以姓氏、人名来命名在合肥地名中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，如：马方、葛墩、小周、唐拐、屠小郢、莫岗、许贵、九皋、

卫宗茂、张宝山等。通过这些姓氏、人名命名的地名，我们能感觉到一种血浓于水的感觉，这些地名都是人们宗族心理的体现。

人们崇尚宗族、注重血缘的另一表现就是对宗祠的修建，对祖先的祭祀。合肥的宗祠比较多，如包公祠、祠堂郢、彭祠、

龚祠等。

第四，反映美好愿望的心理。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能干、淳朴善良的民族。在命名时，中国人常常会寄托着一些美好的情

感与愿望，如：朝阳郢、曙光村、寿星街、仁爱巷、开福寺、和平路、和平广场、幸福坝、幸福村等。这些地名虽然十分朴素，

但都融入了人们的理想和追求。相信在不远的将来，经过人们的努力和奋斗，这些理想与愿望都能实现，人们都能过上幸福美

满的日子。

第五，思楚忆楚的心理。合肥地名中有一个概念出现的频率非常高，那就是“郢”。“据不完全统计，以郢为通名的地名

占现存合肥地名的 40%以上。如：柏树郢、孔小郢、王小郢、刘小郢、李湾郢、三友郢、朝东郢等。这里的“郢”源自楚国的国

都郢城。“当秦灭六国的惨烈大戏最终落下帷幕，有那么一群楚国的遗民，背井离乡，如同从巴勒斯坦流散出去的犹太人一样，

流散到江淮大地，为了不忘故国，他们纷纷将自己所居住的村落，改用国都郢的称谓。”[7]合肥因为临近寿春，所以深受楚文化

熏陶，再加上大量楚国移民的迁移，合肥逐渐打上了楚的印记，传承下众多带有郢的地名。

四、合肥地名工作存在的问题和建议

1979 年，全国首次地名工作会议上提到：“一个地名的读音和书写要符合正音和正字的规定，含义健康，命名、更名履行

法定的批准手续。”[8]145可见，地名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，地名是要有一定的标准、一定的规范的。规范标准的地

名不仅能方便人们的生活，还能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。不可否认，合肥的地名情况整体是比较规范的，但是随着城市的快速发

展，一些偏颇之处就逐渐显现了。

（1）地名工作存在的问题  第一，地名研究少、地名工具书少。合肥建城的历史悠久，但关于合肥地名的研究并不多。一

方面，研究的成果少，仅仅合肥地名委员会组织编纂过《安徽省合肥市地名录》、《合肥地名故事》、《合肥地名谭》三部文

献。另一方面，关于地名的研究很多都是内部资料，没有大范围地公开。《安徽省合肥地名录》、《合肥地名故事》都属于内

部资料，只有《合肥地名谭》公开出版过，但影响也比较小。除此之外，关于合肥地名研究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，就是工具书

太少，唯一的地名工具书《安徽省合肥市地名录》颁发于 1988 年 9 月 22 日，距今已经近三十年。如今，合肥已经由环城河时

代迈向了滨湖时代，新地名不断出现，老地名时常消逝。但翻遍了《地名录》，也只能看到上世纪的合肥，那个分为东市区、

中市区、西市区的老合肥。

第二，地名的命名、更名不规范。随着城市化的发展，合肥向四面八方迅速拓展。城市发展腾飞的同时，新地名也如雨后

春笋一般此起彼伏。合肥地名的命名和更名缺乏制度保障，缺乏完备管理，缺乏严格监控。根据有关部门的规定，地名的命名

和更名必须经过申请、登记、考察、批准、公告的流程。但在合肥，却有一种谁修建、谁命名的现象，谁的广告多，谁的投资

大，该地就能以其公司为名、产业名为名。如经开区的柏树郢，这是一个老地名，很多老人都知道、都认可的。但最近几年，

柏树郢摇身一变，变成了大华国际港。这让很多老合肥无法接受，甚至有的老人因为不识新名，常常坐过了公交站。总的来说，

合肥地名工作处于前进的方向，但亟待解决的问题仍有很多。

第三，合肥地名有着重名重音的现象。重名重音现象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，合肥地名也难以避免。这些重名重音现象都

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，我们必然正确地认识这种现象。由于现实因素，未能找到全面的地名信息库，故只能根据现有的

材料进行不完全的统计。统计如下：

车站街道，据不完全统计，以车站为专名的地名有 9个。

胜利路街道，据不完全统计，以胜利路为专名的地名有 6个。

城东路街道，据不完全统计，以城东为专名的地名有 25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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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兴镇，据不完全统计，以大兴为专名的地名有 13个。

潜河路与前河路为同音，桃源路与桃园路为同音。

花山路与华山路为同音，祥和与襄河，南坪与南屏也为同音。

地名的重名重音现象既不利于附近居民的日常生活，也不利于合肥城市的发展和建设，有关的地名工作者应该正视这个问

题。

第四，老地名缺乏保护。显而易见，合肥是一座正在飞速发展的城市，高铁、动车、机场、地铁，我们的身边都是一片大

修大建的场景。合肥的高速发展总是衍生出一批批老城区的改造和新城区的建设，拆与建之间，总伴随着地名的变化，新地名

如雨后春笋，一波又一波；老地名如日落西山，或被遗忘，或被取缔。地名是一个城市的历史，如果我们不能留下我们身边的

地名，那就等于我们丢失了这座城市最深厚的文化。一些老地名正逐渐远离我们的视野，既陌生又熟悉。老地名的消逝，是一

座城市、一个时代的悲哀，我们必须要捡拾遗落的珍宝，让老地名一代代地传承。

（2）对合肥地名工作的建议  地名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，它是外地人的目光，它是本地人的脸面。可以说地名工作是一

项基础性的工作，也可以说它是一项庞大且复杂的工程。地名工作不仅仅需要个别人的努力，更需要整个社会的正视和支持。

具体谈到合肥的地名工作，我只能拋砖引玉，表达几点浅薄的意见。

第一，加大合肥地名的研究力度。回溯往昔，合肥是一座文化悠久的古城，有着大量充满文化气息的地名，这些地名是研

究合肥文化的重要客体。展望未来，合肥是一座飞速前进、不断扩建与发展的大都市。伴随老城区的改造和新城区的建成，必

然要面临相应的命名和更名工作，由此可见，对合肥地名的研究迫在眉睫。具体来说，合肥地名的研究应该从三个方向着手：

一是要搜集整理老地名，把握合肥地名的历史与现状，进行新旧地名的对照、整理工作；二是根据现有条件，有计划、有步骤

地编纂更新《新时期合肥地名录》，记载下合肥的新发展、新突破；三是要整理有关合肥地名的研究成果，整理、编纂、公开

发行有关合肥地名的工具书，如《合肥地名新录》、《合肥地名词条库》、《合肥地名故事》等。

第二，规范对地名的命名和使用。对于合肥地名的命名和更名，有关部门需要成立专门的机构，组建专门的队伍，编制细

致的规划方案，制定实事求是的命名规则，形成申请、登记、考察、批准、公告的流程。相应的，对地名的使用也要规范化。

一个地方可能会有好几个地名，但规范的地名常常只有一个，这时候地名标志就十分重要了。在合肥，有两份有关地名的规定，

即《合肥市道路交通设施名称管理暂行规定》和《合肥市地名管理办法》。根据现行规定，市建委、公安局、城管局、规划局

等有关部分要做好门牌、路牌、交通牌的更新和管理，一定要确保地名标志的使用规范。

第三，保护老地名。老地名是城市文化留下的痕迹，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。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很多老地名的现实意

义可能有所下降，但其背后的文化意义却是有增无减的。如赤阑桥，这是一个老地名，它之所以有名，源于姜夔的诗词，源于

那位布衣词人与无助歌女徘徊桥畔的爱情故事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桥已无存，赤阑桥便封进了书本，成了文人雅士苦苦追忆的

圣地。可以说，老地名的流逝让这段佳话迷失了载体，慢慢沉入历史的长河。近年来，合肥市园林局为弘扬传统文化，特将桐

城路桥更名为赤阑桥。这种追忆老地名、保护老地名、复苏老地名的举措获得了广泛好评。保护老地名，与其说是保护地名，

不如说是保护文化、保护我们的根。

第四，建立建成合肥地名公共服务体系。不论是一项研究，还是一门学问，都不能脱离实际，凌空蹈虚。我们研究地名，

并非为了研究而研究，而是为了使用而研究。合肥的地名工作也必须要“接地气”，要服务于人民的日常生活，要逐步建立建

成合肥地名公共服务体系。首先要制定明确的地名规划，然后要逐步建立和更新合肥地名信息库，最后要根据地名信息库，建

立建成地名公共服务体系。地名的公共服务体系，一方面要将合肥地名的研究成果以专著、工具书的方式服务于大众；另一方

面是开展地名网站、地名电子地图、地名触摸屏、地名咨询等信息服务。

六、结 语

“地名是一定的社会群体为表示特定方位、范围的地理实体赋予的语言文字代号，属于语言词汇中的专有名词。”[8]1 地名

是一种普遍而又独特的文化现象。通过分析，我们可以发现合肥地名具有社会性、区域性、民族性、稳点性、专有性、时代性

的特质。地名与文化自出现之日起就相互交融，难解难分了。地名因文化而得名，而又反映并传承着文化。合肥地名的命名方

式十分复杂，主要源于自然实体、人文历史、述志情感等诸方面。地名是一种语言符号，更是一种文化符号。合肥地名蕴含了

丰富的文化内涵，既有地理环境，又有历史人文；既有政治经济，又有社会心理。时至今日，我们仍离不开地名，仍生活在地

名的环绕之中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新地名不断涌现，老地名不断消逝。这更促使我们加倍重视地名，继承和创新地名，因为这

一个个的符号不仅仅是一种名称，更是一种文化，一种根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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